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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向定杰、杨欣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然而，高
空坠物、抛物伤人的事件也呈多发态势。近日，贵州省贵阳市一
女子被高空抛下的灭火器砸中身亡，肇事者为 10 岁男孩，引起
不少网民的关注和担忧。面对“飞来横祸”，后续怎样认责赔偿？
如何守护居民及行人的“头顶安全”？记者进行了调查。

多地频发高空坠物、抛物,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7 月 2 日下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中铁国际城天筑苑 1
栋发生一起意外。1 楼住户袁女士遭遇高空抛物，一个灭火器从
7 楼砸下，砸中其头部，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 3 日通报，接警后，警方迅速到场处
置。警方提示：高空抛物严重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请严格自
律。同时，监护人要教育未成年人不要高空抛物，避免造成无法
挽回的严重后果。

7 月 4 日，记者来到事发地，这里仍拉着警戒线，小区里多
处挂着杜绝高空抛物的横幅。“听邻居说，上回还有扔矿泉水瓶
的。”一位业主告诉记者，高空抛物安全隐患太大了。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多地频发高空坠物、抛物事件，从烟灰
缸到杠铃片再到灭火器，物品可谓五花八门，后果都很严重。

6 月 22 日，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女子在经过地铁站出口时，
被上空坠落的杠铃片砸中，当场头部流血，被紧急送往医院。

6月 19日，江苏省南京市一女童被楼上 8岁男孩高空抛物砸
中，经医院数小时紧急救治和急诊手术，各项生命体征才得以平稳。

6 月 1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一小区发生一起高空坠窗事件，
一名 5 岁男童被砸中，后因伤势过重去世。

不幸被砸谁来担责？

记者发现，高空坠物、抛物存在较大偶然性和隐蔽性，特别
是责任人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一旦伤人在认责赔偿上经常存
在纠纷。

“高空坠物和抛物主要有人为主观想法上的区别，坠物属于
一种过失和意外，抛物一般是存在故意的成分。”贵州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曹波认为。

“对于意外高空坠物和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二者从法律责
任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副主任邓学平告诉

记者，一般意外坠物，责任人有可能只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是
故意从高空扔东西，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者较大财产损失，可能还
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记者搜索“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等
关键词，发现近年来有不少案件因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最后整
栋建筑的业主被判赔偿损失。

2018 年 1 月，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由高空铁架
坠落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事故所在楼栋 28 名住户被判赔偿受
害人医疗费和交通费，费用均摊。

2017 年 12 月，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高
空坠物致人死亡案”，物业和 81 户业主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
七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
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针对近年来不少“熊孩子”高空抛物惹事的现象，邓学平表
示，这里面情形比较复杂，应分别探讨。在故意从高空抛掷物
件、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情况中，如果是未满 14 周岁的
未成年人，按我国刑法规定，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其家
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如果是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
人高空掷物，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则应该追究其刑事责

任。
不过，“由于未成年人从高空扔东西的行为造成的民事侵

权责任，均应由其监护人承担。”邓学平说。

遏制高空坠物、抛物要构建立体防护网

针对高空坠物、抛物社会危害性大且屡禁不止的问题，广
大网民呼吁在提高住户安全意识的同时，更需要相关单位加
强监督管理，构建一张立体防护网。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行动。一些小区尝试安
装“防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此外，在建筑设计规划之初，能提前通过设计规避危险也
备受业主期待。“窗户可以往里开或者采用左右滑动式。”“低
楼层有伸出部分阻挡高空坠物，这样有一个缓冲。”记者随机
采访的一些业主建议。

“从房屋美观和使用效果来讲，绝大多数楼宇现在都没有
设计防高空坠物、抛物的一个网或者遮挡的设施，能安装的话
肯定可以起作用，但整体美观、外立面设计均需要通过相关法
规进行规范。”中铁建物业公司贵阳分公司副总经理田永伍
说。他也再次呼吁，广大业主要行为自律，守住道德防线、法律
底线。 新华社贵阳电

高空坠物抛物频发，“头顶安全”如何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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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立彬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
的痛”。痰液、剩饭、潲水及花盆、铁钳、
锅铲不时“从天而降”，不仅威胁市民
生命安全，还污染生态环境、危害公共
秩序，成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一大顽
症。各地援引法律、严肃惩戒，加装监
控、威慑预防，但有关事件有增无减。

西安某小区近日还成立了一支
“妈妈防空队”，对相关事件进行拍照
录像、留取证据等。据报道，这支“防空
队”已形成一定震慑力。这对我们的基
层组织和社区工作是一个启示。

社区是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
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神经末梢。社区人口越来越多，楼房
越建越高，社区治理水平也要更上一
层楼。党中央高度重视社区工作，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
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充
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
理合力。可以说，改革创新基层治理
方式，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是根治高
空抛物等“城市病”的根本遵循。

妈妈们行动起来了，基层党组织
与社区机构都要动起来。城市管理和
服务力量要下沉，尽快把工作重心转
移到基层组织建设上来，转移到社区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工作上
来，从基层干起来，从居民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抓起来，建设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社区，对高空抛
物等不良行为釜底抽薪。基层党组织
要敢担当、有作为，督促业主委员会和
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职责，依法保护业主合法权益；推进居务
公开和民主管理，发挥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的积极作用，弘
扬公序良俗；充分运用网上社交平台，引导居民密切日常交
往、参与公共事务，引导居民崇德向善；把居民维护公共利
益的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基层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情
况纳入绩效评议……总之，要通过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
融合去根治陋习。

“同住一栋楼，相逢不点头。”城镇化快速推进，深刻改变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不少人未完全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新型
集体观念淡薄。某地陋习排行榜中，高空抛物与乱扔垃圾齐
名。在街头乱扔垃圾的，跟高空抛物的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高层，但是每个人必然会从地面走
过。当你从楼下走过时，不妨想想上楼之后该遵循什么样的
行为准则。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你家小区的电梯广告费，进了谁的腰包？

本报记者尹平平

要不是正在学认字的儿子把广告牌上的字大声念出来，张
维年对电梯上投放的广告早就习以为常，甚至视若无睹。

“医疗美容！减肥丰胸！”这个 5 岁的孩子念完还得意地看向
爸爸，仿佛等着被表扬。

张维年赶紧扭头看广告，这 8 个显眼的大字旁边，还站着一
个穿着暴露姿势撩人的妙龄美女。张维年被美女“盯”得很尴尬。
送孩子上幼儿园时，他跟其他家长说起这件事。对面楼的大妈叫
起来：“你没注意到吗？去年情人节那段时间，电梯上那个电视一
直在放避孕套的广告。我们家孙子都会背那段广告词了！”

张维年跑到居委会要求管一管。居委会的人告诉他这都是
广告公司跟物业签的合同，应该找物业，“其实按理说，电梯是社
区的公共区域，你们买房时都算在公摊面积里的，不光广告放什
么应该经过你们业主同意，广告费也应该归全体业主。”张维年
这才意识到自己蒙受的不仅是精神损失。

张维年家住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一带，电梯广告绝非这里独
有。全北京乃至全国各个城市，无论居民楼还是写字楼，电梯广告
俯拾皆是。在人们对电梯广告司空见惯的同时，记者调查发现，电
梯广告的管理和收入分配在很多地方却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电梯广告收入不菲

电梯广告其实价格不菲，相应的，靠电梯广告所获营收也是
一笔不小的数目。

记者以要投放电梯广告为由，联系了几家广告公司，了解到
北京地区电梯静态框架广告基本上每块每周的广告费在 120 元
至 150 元之间。一年下来一块静态框架的广告费在六千至八千
元左右。一个电梯起码可以安装 3 块静态框架广告，一年下来仅
静态框架广告费就高达 2 万元左右。可以播放动态视频的电子
广告屏收费更高。以秒为单位计费，算下来一块电梯电子广告屏
一周的广告费就高达六千元左右。

在广告商们口中，每一个电梯上的每一块广告屏，无论静态
还是动态，都被称为一个“点位”。广告商们不仅会把各个社区的
具体位置、社区里的楼栋数、单元数和电梯总数提供给客户，还
会把社区的交房时间、房价和房租水平、业主入住人数和入住
率，包括入住人群大概是哪种企业甚至具体是哪个单位的都调
查得清清楚楚，有针对性地提供给有不同需求的客户。

艾迪亚科技传媒集团的一名销售经理告诉记者，这些广告
投放的合同，绝大多数都是由广告公司和物业公司签订的。据北
京某大型物业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物业公司实际收到的电梯广
告费用，大致为每块每年一两千元。一个中等规模的社区，一年

电梯广告费收入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至于电梯广告内容的管理，上述销售经理说，只要不涉及

黄赌毒和政治因素，只有极少的物业公司会对广告内容有要
求，顶多会有一些商住两用的楼拒绝投放其他楼宇的房产广
告。“咱们合同都是跟物业公司签的，业主如果对内容不满，让
他们跟物业闹去，一般也闹不出个所以然就不了了之了。”

正好赶上物业公示年度开支，张维年认真看了看贴在电
梯旁布告栏的公示，上面并没有公布电梯广告收入是多少以
及用在哪里了。他用签字笔在公示的清单下方空白处写上“电
梯广告费呢？”这张公示清单第二天就不见了。“往年物业开支
都公示一周左右，可见他们有多心虚。”张维年对记者说。

电梯广告收入属于全体业主

记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居民区的电梯内
都被投放了广告，但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笔电梯广告的收
入和自己有关，更别提向物业要求说明电梯广告收入的使用
情况。只有极少数社区的物业会在年度账目公示中提及电梯
广告收入和支出，即使公示，一般也就是笼统地介绍用于社区
的公共设施建设，具体是否照此执行，或者到底建了哪些公共
设施，很少有哪家物业说得清。

北京市朝阳区京师园小区的 1288 户业主们却不同，他们
已连续几年“真金白银”地分到了这笔钱。京师园小区业委会主
任武志中告诉记者，他们先后向全体业主发放过 4 次电梯广告
收入：第一次是给每户发了 400 元的附近超市购物卡，第二次
是为每户直接抵扣了 500 元物业费，第三次是给每户发了 200
元的电子购物卡，上个月则给每户直接发了 500 元现金。

主要是因为几家广告公司都是与京师园小区的业委会而

不是物业公司签的合同。武志中向记者介绍说，这并不是他们
近些年与物业公司专门为此打官司争取来的，而是早在十余
年前第一届业委会筹建时，大家就决定牢牢地把社区公共区
域的经营收入抓在能切实代表业主权益的业委会手中。

京师园小区共有 5 栋居民楼，总计 44 部电梯，广告收入
一直保持在每年 30 余万元左右。考虑到社会总体物价水平上
涨，去年京师园小区业委会委员们反复与各家广告公司沟通，
使广告年收入上涨至接近 50 万元。武志中向记者强调，从
2008 年前后小区开始有公共区域的广告收入，十余年来，物
业公司没有从中得到过一分钱，所有收入都以各种形式返还
或用到了全体业主身上。

根据《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
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
权利。另据《北京市住宅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
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应由业主大会决定物业共用部分的经营
方式，管理、使用物业共用部分经营收益。

武志中说，这些法律法规就是他们代表业主争取权益的
依据。不仅电梯广告，小区地下室、车辆出入口的灯箱广告，以
及其他公共区域的使用，决定权都在业委会手中。由业主代表
们共同商议决定如何经营和管理，如有经营收入该通过什么
方式让全体业主获利。

不仅是北京，各地其实都有地方性法规涉及电梯广告等
社区公共区域的经营，并明确收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比如山东省去年开始实施的《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和陕西省颁布的《陕西省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明确规定：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广告、租赁等经营行为
的，所得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此外陕西省自去年 2 月 1 日
起还专门颁布实施了《陕西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其中

明确规定：电梯轿厢内部广告所有收入归业主所有，优先用于
支出电梯维护保养等费用。

如何保证业主从电梯广告收入中获益

即使如此，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很少有业主能按规定从中
获益。多数广告公司都是和物业公司进行交易。按理说这笔经
费的支出应该通过业主大会商议决定或者至少由业委会监督
使用。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很多社区要么根本就没有
业委会，要么业委会被个别人把持着以权谋私。

在不少社区中，由于商品房交易，业主更迭频繁，即使有
想要有所作为的业委会主持，业主却一盘散沙，没人关心公共
利益，召开业主大会更仿佛天方夜谭，业委会形同虚设。就算
个别业主想就电梯广告的内容管理和收入分配与物业公司理
论甚至打官司，却形单影只无法召集邻里们支持。

已在京师园小区住了十几年的居民戴谦告诉记者，小区
之所以能建立起有效力的业委会，离不开这里的群众基础：京
师园小区的业主多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还有部分附近医
院的医生和部队退休干部，业主们整体文化素质高、维权意识
强，在小区建成之初就迅速成立了有公信力的业委会，切实维
护业主权益。

如此自律自治的业委会在全国范围内并非京师园小区一
家。比如西安南郊世家星城小区业委会也很“强势”。他们从
2014 年开始，就和物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包括公共收益的
项目在合同期内由物业公司自主经营，但所获收益，三成归物
业公司，作为日常经营、管理的费用，另外七成在业主代表的
监管下，用于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社区电梯广告的经营，从
物业公司和广告公司谈判报价，到最后业主代表审查验证等
一系列程序，业主代表都全程参与。

每年几十万的电梯广告收入，若能在有效监督下切实用
于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或维修上，也能解决不少问题，可如果
分到上千户业主手里每年也就三五百元而已。但是积极参与
京师园小区业委会各项活动的业主赵东亮告诉记者，之所以
业主代表们商讨决定还是把这笔钱分到各家各户手中，主要
是为了吸引业主们提高对社区自治的主人翁观念，激发大家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

“国家虽然倡导建设和谐社区已有多年，但以前大家只关
起门来关注自己的小家，很多人并没有参与建设和管理社区
公共区域的概念，业委会把这笔钱分发给大家，主要是想告诉
大家：社区的公共区域是大家的，这里产生的利益也是大家
的。”赵东亮向记者强调，“我们把社区这个小环境治理好，也
有利于社会这个大环境的治理。”

不过，去年以来，此前能把电梯广告收入抓在手里的业委
会想把这笔钱分给业主也遇到了困难。京师园小区业委会的
会计徐春娇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开始力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而业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因此无法在税务部门开具发票。他们跑遍了街道
办、住建委、北京好几个区的税务部门，没有哪个机构能够给
业委会编码。

“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不了发票，我们就很难再从
广告商那里拿到钱。”徐春娇对记者说，“除非委托物业和广告
公司签合同，那这笔钱就又进到物业公司的腰包里，能否再用
到业主身上，可就难说了。”

“绝大多数楼宇现在都没有设计防高空

坠物、抛物的一个网或者遮挡的设施，能安

装的话肯定可以起作用，但整体美观、外立

面设计均需要通过相关法规进行规范”

““祸祸从从天天降降””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徐徐骏骏作作

““去去向向不不明明””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朱朱慧慧卿卿作作

各地都有地方性法规涉及电梯广告等

社区公共区域的经营，并明确收益属于全体

业主所有，但在人们对电梯广告司空见惯的

同时，记者发现，电梯广告的管理和收入分

配在很多地方却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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